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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黑井千次是日本战后文学流派内向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, 在他的前期作品中 , 始

终贯穿着个人在集团中的自我确认问题 。本文分析作者之所以把自我确认作为小说主题的

原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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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内向的一代在日本战后文学中通常都被列入脱离社会

的文学流派之列 , 其中有一位独树一帜的代表性作家 , 他

就是现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的黑井千次。在黑井千次

发表其前期作品的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, 他被评论

界视为内向的一代中的 “社会派作家” , 而他的小说则被

认为是 “实验小说” 。黑井小说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和他的

文学历程密切相关。黑井文学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他的高中

时代 , 他最早接触到的现代文学是日本的战后派文学 , 其

中 , 野间宏对他的影响最大。他在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 ,

曾给素昧平生的野间宏去了一封信 , 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

文学理想 , 希望就自己的将来听听野间的意见。野间在回

信中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性 , 告诉他今后需要 “了解社会的

文学家” , 并建议他考经济学专业。 黑井采纳了野间的建

议 , 最后考上了东京大学经济学部。 1955年 , 23岁的黑

井千次从东大毕业之后 , 就进入日本富士重工开始工作 ,

直到 1970年辞职 , 他在同一家企业工作了 15年。这 15年

的工作经历就是黑井千次交给野间宏的一份答卷 , 按照野

间的要求 , 他身体力行地到工厂和企业去 “了解社会”,

与此同时 , 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 , 在工作之余 ,

仍坚持用黑井千次的笔名发表作品。

以 1970年辞职成为专业作家这一时间点为界 , 黑井

的创作期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;根据题材的类型 , 黑井的

作品可以分为两类:一类是以工厂和企业为背景的企业小

说;一类是以家庭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家庭小说。企业小说

又可以分为工厂小说和企业小说 , 前者以 1955年到 1958

年黑井千次在富士重工伊势崎工厂的工作经历为背景 , 主

要作品有 《第三竖井》、 《蓝色工厂》 等;后者以 1958年

到 1970年黑井千次调到富士重工总公司后的工作经历为

背景 , 代表作品有 《圣产业周》、 《时间》 、 《骑士固达

斯》、 《五月巡历》 等。两者虽然都是关注现代企业制度中

个人的自我确认问题 , 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。而家庭小说

是 1970年黑井千次辞去工作之后 , 生活的重心由企业转

向家庭的时候开始创作的 , 主要以家庭生活当中的琐事和

对往事的回忆为题材 , 如 《陌生的回家路》 、 《禁域》 等。

本文将以黑井前期的企业小说为中心 , 重点讨论个人的自

我确认的问题。

一 、 劳动:自我确认的方式之一

黑井千次把文学创作和人生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, 可

以说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探险精神的实践者。从东大毕业就

直接进入工厂工作 , 而且是带着非常明确的认识社会 、 了

解社会内部的目的去的。他本人在谈到去工厂工作的动机

时 , 说: “按我当时的想法 , 至少得在那儿呆上两三年。

因为我深刻地意识到 , 社会并不是从外面看就能看得清

的 , 你得从里面看看那些更具有结构性的构造。所谓从里

面看 , 说得再具体一点 , 就是看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、 就

是看生产的现场。[ 1] 。”

通过三年在工厂工作的经历 , 黑井清楚地认识到 , 人

只不过是其中随时可以更换的一个零件 , 要想在现代化大

生产的流水线上找到自我的定位显然是一种徒劳。因为他

亲自体验生产东西的工厂 , 亲自接触了在工厂里生产东西

的人 , 他只用 “冰冷” 一个词来概括工厂 、 或者说是工业

化大生产的特征。在他的眼里 , “传送带是冰冷的 、 扳手

是冰冷的 、 钢板是冰冷的 、 水泥地是冰冷的 , 他们周围的

一切都是冰冷的。他们仿佛化为冰冷的一部分 , 渐渐变得

沉默 , 为了抵抗刺骨的冰冷而狂乱地扭动着身体 , 拼命地

工作着” 。 (《第三竖井》)[ 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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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《新日本文学》 发表了三 、 四篇关于工厂和劳动者

的小说之后 , 黑井千次的目光开始转向现代化大企业中工

薪族的自我异化问题。他之所以选择企业的内部世界作为

小说的舞台 , 就是因为 “企业的内部世界是一个集中表现

了现代所有的扭曲 、 混沌和可能性 , 剧烈的光与热以及无

法言喻的无聊的日常性的场所 , 也就是所谓的 `现代 ' 的

实验室” [ 3](《陌生的回家路》)。而在他的企业小说中 ,

主人公大多是工薪族。 虽然他本人也当了十多年的工薪

族 , 但却非常厌恶这个称呼 , 他觉得 “工薪族” 这个词总

是给人以 “悲哀”、 “哀乐 ” 等 “贫血” 的印象。他还专

门为 “工薪族” 写了一片文章 (《工薪族的原点 》), 说:

“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, 每次有人这么叫我 , 我都会觉得

很抵触 , 我现在也不会对别人用这样的称呼。这并不是我

个人的喜好问题 ,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更为本质性的地方有

着深刻根源的问题。 ……因为 `工薪族 ' 这个词仅表明了

结果。也就是说 , 人之所以被赋予工资 , 是因为那是劳动

的结果。而它的原因部分却被漏掉了。” [ 4]可见 , 黑井千次

是想要通过他的小说强调人在企业组织中的重要性。

如何才能在庞大的现代化工业机器中定位自我? 如何

才能在光怪陆离的企业的内部世界确认自我? 黑井千次对

“工薪族” 一词的厌恶诉说着他内心的某种希望 , 希望企

业中的人不是由工资来定义 , 而是由工资之外的其它东

西。他认为 “人被赋予工资 , 是因为那是劳动的结果 , 而

它的原因部分却被忽略掉了 ”。那么 , 劳动的原因是什么

呢? 或者说 , 劳动的目的是什么呢? 除了能够获得工资之

外 , 促使个人付出劳动的原因还有些哪些呢? 在小说 《圣

产业周》 中 , 黑井把劳动彻底地抽象出来 , 放在办公室的

试管中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实验。

《圣产业周》 讲述了某公司商品计划部的主任科员田

口运平有一天突然改变平时懒散的作风 , 和手下一起不吃

不喝地干了一个星期 , 完成一份 “新产品计划作业 ” 的故

事。田口运平本来是想重新找回劳动的感觉 , 希望通过劳

动来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 , 然而 , 最后他发现劳动的本质

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他在笔记中写道:

那是在人的意识还和草一样健壮 、 跟石头一样坚硬的

时代的劳动的意象。使出浑身肌肉的力量 、 拿起不便的农

具 、 翻土 、 播种 、 割草 、 牧羊 , 干旱时向老天求雨 、 暴风

雨来临时跪地求神———存在于这些行为当中的和 “物” 一

样确定的劳动的意象 。如果说 , 人类为自己的生存和繁殖

而流汗就是劳动的话 , 那么 , 今天我所做的工作当中有一

点是和这种单纯爽快的劳动的意象有关的话 , 不也很好

吗? ……通过高密度的劳动 , 我是否能够确认自己是谁?

自己可以成为谁? 以何为生? 我还是没能确认。 (《圣产业

周》)[ 5]

田口企图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来确认自我的尝试之所以

失败 , 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巨型企业已经将

他的自我异化为 “集团我 ”, 因为群体聚集得规模越大 ,

个体就变得越加渺小。被巨型企业异化的自我早就已经无

法享受到田园牧歌式的劳动所带来的单纯的快乐了 , “我”

不再是和大自然奋勇抗争的童话中的英雄 , “我” 所处的

自然是已经被现代文明规范过并约束着的 “自然” 。要想

生存 , 要想改变 , 首先就得适应———进化论的规律不仅适

用于原始社会的原始人 , 同样适合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。

二 、 时间:自我确认的方式之二

在另一系列小说———我们姑且称之为 “五· 一事件”

小说———黑井千次试图通过对过去的回忆来确认现在的自

我。 《时间》 (1969年)和 《五月巡历》 (1977年)便是

此系列小说的代表作 , 因为该系列小说都是以作者亲身经

历的 “五·一” (1952年)事件为背景而创作的。无论是

《时间 》 中的 “他” , 还是 《五月巡历》 中的馆野杉人 ,

其实都是作者在小说中的分身。

根据日本警察厅警备局的资料记载 , 昭和 27年的 5

月 1日 , 当时反对破坏活动防治法的斗争刚刚结束 , 再加

上朝鲜人团体强烈反对出入境管理法案 , 而且 , 厚生省又

规定禁止使用皇居前的广场 , 于是 , 革新派团体的气势就

变得更加嚣张。上午 10点 30分开始在明治神宫外苑大约

有 15万人参加了大会 , 中午 12点 10分 , 大会结束 , 参加

者沿着五条路线从会场出发 , 开始示威游行。当初编入北

部路线的日本共产党 、 学生和朝鲜人等约 3000人 , 在游

行开始之前突然改变路线 , 之后 , 朝着皇居前广场开始不

法游行 , 向前来阻拦的警察部队挥舞竹枪 、 棍棒 , 突破了

封锁线 , 还毁坏了 GHQ(联合军司令总部)前的 19辆汽

车 , 一下子就冲到了皇居前广场。在 “五·一” 骚乱事件

中被逮捕的嫌疑人共有 693人 , 而警察中有 83人受伤。

警察厅所描述的事件经过和川西政明的 《昭和文学

史》 中记述的内容大致相同 , 但是它所提供的数字不仅严

重缩水 , 而且还有所隐瞒。根据 《昭和文学史》 的记载 ,

“被逮捕的群众有 1232人 , 其中的 261人以骚扰罪受到起

诉。” 而且 , “游行队伍中出现了 2名死者 , 负伤者达 1500

人”, 这是日本独立后 , 国家攻击国民造成大量牺牲者的

最初的一次事件。更为可怕的是事件之后的诉讼过程 ,

1970年 1月 28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有罪判决 , 认定其中

的 93人犯有骚扰罪。 1972年 11月 21日 , 东京高等法院

又做出判决 , 判定 84人骚扰罪不成立 , 剩下的 16人犯有

妨碍公务罪 , 并判以缓期执行。

以上冗长的引用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隐藏于 《时间》

和 《五月巡历》 的主人公内心的不安和内疚的根源。 《时

间》 中的 “他 ” 随时随地都会碰到的那个 “穿这浅黄色

旧雨衣的瘦男人” 正是这种不安和内疚心理的反映。因为

在 “五·一” 事件发生的时候 , “他” 第一个逃离现场 ,

自然也逃脱了被拘捕和审判的命运。在他的内心深处 , 一

直有两种不同的感情在作着激烈的斗争:一种是对自己当

初逃跑行为的否定和谴责。具体表现为对三浦所代表的

“五·一” 事件受害者的内疚和惭愧的心情 , 因为如果

·80· 九江学院学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2007年第 4期



“他” 没有做逃兵的话 , 很可能也和他们一样站在被告席

上;另一种是对逃兵行为的肯定和赞赏。 正是因为 “他 ”

当时逃离现场 , 现在才有可能用自己的工作和劳动来建设

国家。这两种矛盾的心态在 “他” 旁听三浦的听审会时斗

争得最为激烈。当时 , 三浦在法庭上说: “十五年我都没

有变化。被告是不允许有变化的。” 听到这番话时 , “他 ”

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, 作者通过第三人称心理描写和

第一人称内心独白交叉运用的方式 , 把主人公内心翻滚的

思潮描写得淋漓尽致:

三浦的时间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攻击。 三浦的时间在不

停地质问他们 , 你怎么处理你的过去? 你怎么把你的现在

和你的过去连起来? 他闭上眼睛 , 开始想现在的时间。包

括他在内 , 这十五年 , 他们都过得非常有意义。在机构

中 , 掌握了无数的经验和技术。而现在 , 站在这里的这个

瘦男人 , 十五年来没有参加任何的建设 , 他的眼前只有始

终不变的过去。三浦啊! 你的时间不是过于伦理化了吗?

你不是穿着衣服吗? 你上街不也得坐车吗? 你不也在大楼

的咖啡厅里喝咖啡吗? 这些财富要是没有我们的努力是产

生不了的。伦理能创造物质吗? 你那尖锐而纤细的时间不

是太过伦理化了吗? [ 6]

伦理化的时间自然是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的。 “他 ”

认为物质的创造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自我价值的体现方式 ,

于是决定放弃伦理观念 , 用现在的时间来证明自我的存

在。对过去的伦理化的时间的反思和用工作证明现在的自

我存在 , 铺就了 《时间》 的两条线索。 “他 ” 的时间和三

浦的时间不断交错 , 一边提醒他十五年前自己青春时代的

逃兵行为 , 一边撞击他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麻木的灵魂。

主人公的内心时刻受到过去的拷问 , 而这种难言的痛苦和

煎熬其实来自于黑井千次本人的亲身感受。他在 《被告的

时间》 一文中 , 谈到在法庭上听到他的友人说 “被逮捕的

时候 , 我十九岁。之后的十四年我就一直是个被告” 时 ,

他感到心中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。因为他想到自己虽然也参

加过 “五·一” 事件 , 最后却平安无事地从大学毕了业 ,

顺利地参加工作 , 如今还有不断晋升的机会 , 而当时被捕

的友人却一直是被告的身份的时候 , 就感到一种心灵的震

撼 , 因为朋友的命运也许就是他自身命运的另一种可能。

然而 , 在 “五·一” 事件结束 25年之后 , 作者对事

件以及对自我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转变。在 《时间 》 中

“五·一事件” 被认为是 “白费的 、 愚蠢的 、 甚至是错误

的努力” , 但是 , 在 《五月巡历》 中它却成了主人公不得

不面对的自我的另一面。主人公馆野杉人突然收到了请他

作为 “五·一” 事件二审证人出庭作证的通知书 , 以此为

契机 , 他想重新回忆一下二十年前事件当天自己的行为 ,

却发现公文上的记录和朋友们的证词都跟自己的记忆存在

着偏差。其实 , 他在事件当天不仅第一个逃跑 , 还眼看自

己的恋人悦子被卷入事件而不管不顾。二十年后 , 杉人进

入大企业工作 , 和美绪子结婚并有了孩子 , 但是 , 对于二

十年前的回忆总存在着那么些暧昧的部分。为了去掉自己

身上暧昧不清的部分 , 他就违反就业规则以表明反抗公司

没人性的态度 , 结果受到处分 , 成了窗边族。同时 , 杉人

又和公司同事乡子开始婚外恋 , 并试图婚外恋来摆脱家庭

的束缚。二十年过去了 , 杉人直到最后才发现 , 自己的人

生又回到了起点。自己度过的岁月 , 干过的事业 , 建立的

家庭 , 都只是对二十年前某一天的否定 , 而二十年后 , 他

又不得不否定现在拥有的一切 , 来追问自我存在的真实意

义。在对自我的不断否定中 , 主人公最终依然无法找到确

认自我的方式。正如妻子对杉人的不忠所下的结论———他

不仅背叛了民主主义 , 而且还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它———杉

人在二十年前的 “五·一事件” 发生当日的逃兵行为 , 早

就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背叛。二十年的时间就像是一面镜

子 , 照出了杉人的过去和现在 , 听到妻子关于背叛的结论

的时候 , 他也 “不得不偷偷地承认”。

不论是 “他” 还是杉人 , 作者通过主人公对 “五·一

事件” 的回忆和反思 , 试图寻找的都是确定的自我 , 然

而 , 如果否定 “五·一事件”, 也就是肯定自己当年的逃

兵行为 , 然后用劳动的方式来确认二十年的岁月累积起来

的自我的话 , 那么 , 在 “他” 看到被告席上的三浦时 , 内

心就不应该感到巨大的冲击 , 在杉人听到妻子的诘责时 ,

也不必承认自己的背叛。正是因为作者本人对事件的态度

存在着矛盾之处 , 才导致主人公最终无法确认真正的自

我。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生存 , 在过去与现在的纠葛

当中挣扎 , 面对着渐行渐远的 60年代的背影 , 眼看着愈

加繁荣富强的 70年代的姿态 , 黑井千次们心中的感受可

谓五味杂陈。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面前 , 他们无所适从;在

随波逐流的生活当中 , 他们焦躁不安;在高度发达的现代

社会 , 他们无法确认自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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